
怀宁县月山镇大桥头年年正月
都有出灯唱戏的习惯，但是要等到
初七才能响锣，所以出灯唱戏都在
初六以后。丁老六正月初四上午就
来到大桥头，他先到戏台和租住的
房子里查看一遍，安排妥当后，便
去拜会登云先生，然后拜会乡长及
当地士绅大户，半下午才来到晓陆
家。因丁老六和王晓陆是郎舅关
系，晓陆夫妇热情接待他，并接来
岳父丁国栋作陪，大家开怀畅饮，
兴致很高。

饭 后 主 客 喝 了 茶 ， 吃 了 佳
点，谈笑风生，一派祥和的过年
景象。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王晓
陆笑着对丁老六说：兄长才艺高
超，聪明过人，因一本《王小六打
豆腐》的戏添彩扬名，可是却害苦
了我。我现在出门，前脚走，后脚
就有人指着背心说那不是“王晓
陆”吗？怕老婆的来着！你说这
叫我今后如何是好？

丁老六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却
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补救，只得低头
无语，用眼光向丁国栋救援。丁国
栋显得有愧，因为这事儿与自己也
有关，为打破窘境，笑问晓陆：平

时你头脑发达，才思敏捷，你说怎
么办？晓陆转脸看着丁老六，老
六见状忙点头称是。晓陆于是借
机说：我反复思考只有再写一本
关于我的戏，唱起来才能消除影
响，你们看可行？丁老六听了虽
然觉得有理，但写剧本不是件容
易的事，于是叹息道：法子虽
好，但如何又能写出适合你的戏
呀？晓陆听后非常高兴，双手作
揖对丁老六说，谢谢兄长，我来
做，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会给你
提供好的剧本素材。

话说晓陆虽然读书
不多，但脑子灵活，办
事执着，从次日起，他
就留心身边生活，关注
大家喜闻乐见又开心参
与的事。在初七至正月
十四的八天时间里，晓
陆虽然处处用心观察，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题
材，急得坐立不安，十
分着急。转眼到了正月
十五元宵节，因为要去
看花灯便早早放了鞭
炮，刚吃完饭，隔壁三

奶奶便来到门口说：“晓陆啊，元
宵元宵，你怎么还没有‘销’完
呀！每年都是 你 带 我 们 去 闹 花
灯，现在你怎么还在家里呀！”晓
陆连忙回答：“三奶奶等会儿，我
马上就来，像以前一样我带你们
去看灯。”一会儿王晓陆便与丁氏
一起出门，带上三奶奶和众邻居
上街看花灯。来到街口，只见出
花灯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男女老少，人
粘人，人挤人，几对小夫妻，男

的把头伸得老高，女
的挤得哇哇叫。他带
去观灯的邻居，早就
挤散，在拥挤的街道
上七零八落。王晓陆
心里猛然一亮，这不
就 是 最 好 的 题 材 吗 ？
于是他用心观灯，细
心观看场景，一本小
戏就这样被王晓陆找
到题材。他将题材讲
给丁老六听，最后编
成小戏 《夫妻观灯》，
又一次让王晓陆红遍
大江南北。

􀳁安庆传说

王晓陆与“夫妻观灯”
查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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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香菜”不是芫荽，
而是一种腌菜，也可以说是咸菜，
但比咸菜的制作要复杂一些，卖出
的价格要高一些。

香菜制作多在小雪过后。在阳
光明媚的日子里，农人们早饭后去
了自家的菜地，将大白菜（最好是
高杆白菜）一棵棵铲了，再一担担
挑回家，堆在门口水塘边的跳板
边，用抹布、毛刷将菜里的泥土、
粪渣等一点点清洗干净，将枯黄的
菜叶掰下来扔掉。洗干净的大白菜
一棵棵晾晒在竹垫或塑料薄膜上，
有时连门前晾衣的竹杆、绳索上也
晒满了。大人们忙好这些便下地干
别的农活了，留下老人或孩子在门
口看着，主要是防止鸡、鸭、鹅、
猪、牛、羊等牲畜来糟蹋。虽说是
冬天，但正午的太阳还比较温暖，
到下午的时候，菜便晒得水干叶枯
了。待到太阳西沉，老人和孩子们
便早早地将大白菜收回来，堆放在
家里的桌子、竹床上。晚饭后，主
妇拿着菜刀将一片片白菜切成细
丝，用篮子或窝匾盛了。也有的人
家将菜心分拣出来，集中存放，单
独腌制。

经过几个大太阳的烤晒，菜丝
被晒至皮条干时，再拌少许食盐，
轻轻揉搓，直到汁水涌出时，再晾
晒一二天后，用熟香油、五香粉、
生姜米、熟芝麻拌匀，装入小罐，
面封蒜泥，扎好罐口封存。最多
10 天，腌白菜就回味了，掏出一

小碗来，拌以麻油，吃起来比咸菜
香嫩可口，故名香菜。每每清晨起
来，就见老爷爷们泡一壶浓茶捧在
手中，搛一碟香菜放在桌上，嘬一
口清茶，在口腔回转几圈，再滑入
喉咙、食道，落入肚子里，便感到
身体爽利；再搛几根香菜放入口
中，细细嚼来，口舌生津，香气四
溢。一日三餐，无论是干饭、稀
粥、水烫饭，还是馒头、油条等点
心，香菜都是佐茶、下饭的好菜。
但因为制作比腌咸菜复杂，用料也
多，一般农家每年只腌一小坛，看
得像农家的“公主”，也比咸菜兄

弟“金贵”了许多，平时舍不得拿
出来，一般都是在逢年过节时待客
用。只有比较得宠的孩子，才能乘
势撒泼，逼父母弄出点香菜来，堆
在饭头上面，捧着碗满村地转，在
其他孩子们面前炫耀。

旧时的每年春节，村里家家户
户大饭桌上都会摆几样食品，豆糖、
水果、瓜子等，但都不会少了一碟香
菜，亲戚、客人进门时先说上几句拜
年的吉利话，主人便热情地请来客
坐下，泡茶、续水，满桌的糖果点心
客人并不在意，常会拿起筷子搛几
根香菜品尝，并且与他吃过的张三、
李四、王五、赵六等家的香菜进行比
较。谁家的香菜没晒干，有水腐味
儿；谁家的香菜太晒老了，嚼不动，
还绊牙齿；谁家的香菜太咸了，谁家
的香菜太淡了，谁家的香菜佐料放
多了……经过十几年的比较，前村
谭奶奶家的香菜一直是全村人公认
的味道最美的香菜，许多人都惦记
着呢。这不，每年正月，几乎全村的
人都要去她家拜年，目的就是要尝
尝香菜。

现在，城里虽然一年四季都有
人卖香菜，但不是晒得太干，就是太
辣太咸，很难买到适合自己口味
的。只有家里腌的香菜，不咸不
淡，香辣适当。有时城里人来了，
送一小瓶给他，来年若是在城里
遇见了，他会惊喜地说：“你家的
香菜真好吃！”原来，他一直惦记
着呢。

􀳁舌边闲话

香 菜
朱幸福

那一年，我九岁。高烧不退，
浑身滚烫滚烫的，母亲带我到医院
打针、吃药，一天下来，我还是
四肢乏力，没有胃口，连饭都咽
不下去。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
去，皱着眉，板着脸，嘴里还不
停地哼着。母亲不时抚摸我的额
头，凑到我耳边小声问：“铭儿，
你想吃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嘣
出两个字：“话梅。”其实我也就
随口说说而已，毕竟时间太晚，
到哪去买呢？而且家里穷，除粗
茶淡饭外啥都没有，话梅可以称
得上是奢侈品。

说完，我就迷 迷 糊 糊 地 睡
着 了 。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见关门
的声音，只见母亲反手掩上门，走
了出去。

我们居住的是座老屋，中间有
个天井。我听到了倾盆大雨的声
音，听到了大雨敲击院内杂物的哗
哗响声。开了门，见瘦弱的母亲在
风雨中双手撑着伞，疾步前行，一
道闪电划过，她颤抖了一下。母亲
是位老师，生性胆小，一个人不敢
走黑路，但此时，她似乎忘记了外
面有风有雨有黑暗。

那个年代，夜晚购物极不方
便。全市只有一家日夜商店，位
于闹市区，门面宽敞，有个颇有
意境的名字：“月伴堂”。我家离
此店比较远，来回步行，得需要
一个小时。

“买来了，买来了！”还没有
进门，母亲激动的声音便冲到我
的耳边。尽管有伞，母亲还是淋
得透湿，裤脚卷得老高老高的，
可护在胸前的一大包话梅却干燥
燥的。

母亲将一粒粒话梅轻轻喂入
我的口中，虽然这不是退烧药，
却让我来了精神。我咀嚼着，品
味着，话梅真好吃，浸润着母亲
的味道。那一晚，我吃了不少，
吃下的不仅仅是话梅，也可能是
全家第二天的生活费。我让母亲
也吃一点，她笑着摇摇头，说不
喜欢吃。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钟爱话
梅，走在街上一旦看见那颗粒饱满
的梅子，即便不买，也会不经意地
多望几眼。

其实母亲也吃话梅，最喜欢
那种溜溜梅。母亲 在 吃 喝 方 面
很讲究，达到挑剔的程度，水
果中只吃桔子和荔枝，喜欢的
零 食 也 就 是 少 得 可 怜 的 那 几
种，其中就有话梅。母亲一向
不在乎食物的优劣和价格的高
低，只要对胃口就行。现在她
老 了 ， 牙 齿 掉 了 ， 腮 也 瘪 了 ，
但吃话梅时，还是一副满足与
快乐的模样。

我在写下此文时，母亲正重病
卧床，不能说话，不能进食。我守
在她的旁边，静静地看她，好想为
她喂一颗话梅。

􀳁儿女情长

想喂母亲
一颗话梅

胡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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